
科技创新往往源于对某些科学问题的质疑

通 常 ， 很 多 人 把 学 习 看 成 是 自

己 的 “内 源 ” 活 动 ， 和 别 人 没 有 太

大 关 系 。 其 实 ， “外 源 学 习 ” 可 以

作 为 学 习 的 很 重 要 的 补 充 。 以 轴 承

为 例 ， 不 学 机 械 的 人 也 知 道 轴 承 。
轴 承 的 好 坏 与 材 料 、 加 工 精 度 、 设

计 等 很 多 因 素 相 关 ， 从 更 深 层 次 的

理 论 上 讲 ， 它 和 摩 擦 学 有 关 系 ， 轴

承 的 摩 擦 问 题 甚 至 涉 及 到 微 观 的 分

子 层 面 ， 即 与 化 学 有 关 。 人 的 精 力

和 知 识 基 础 毕 竟 有 限 ， 很 难 把 方 方

面 面 的 知 识 都 弄 懂 弄 通 。 能 否 让 学

化 学 的 朋 友 帮 助 关 联 化 学 相 关 的 知

识 呢 ？ 也 就 是 说 把 轴 承 相 关 的 化 学

知识存放在学化学的某个朋友那里 ，
这是一种 “外源学习”。

现在大学都强调创新创业教育 ，
批判性思维与此密切相关。 审视和想

象未来往往引发创新， 当然需要批判

性思维 。 有人说 ， 未来 20 年 70%的

职业都会消失 。 是否一定是 20 年或

者一定是 70%， 很难说。 但可以肯定

的是， 有些职业确实会消失， 有些职

业的工作内容和方式会有很大改变 。
因为技术的进步肯定导致工作环境和

条件的改变。 工程师的一些常规工作

是否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 教师的教

学方式是否会有变化？ ……
审视未来可能的变化， 就是对传

统和当前常规的质疑， 这本身就是一

种批判性思维。 对未来存在 （目前尚

不存在） 的想象， 也是对现实世界的

质疑、 批判、 超越， 这种想象力有可

能引发原始的甚至颠覆性的创新。
学 习 中 ， 很 多 时 候 需 要 我 们 审

视 传 统 观 念 和 习 惯 ， 这 时 就 需 要 批

判 性 思 维 。 社 会 中 存 在 很 多 类 似

“二八定律” 的现象 ， 如 20%的人口

享 有 80%的 财 富 ； 20%的 人 购 买 了

80%的苹果手机……于是厂商们习惯

于 把 注 意 力 放 在 购 买 其 80%商 品 的

20%的 主 流 客 户 上 ， 被 忽 略 不 计 的

80%的 客 户 就 是 所 谓 “长 尾 ” （即

正态分布两边的尾部 ） ,这 似 乎 是 理

所当然的事。
但是有人反其道而思维， 在长尾

部分能赚到钱吗 ？ 能 ！ 之所以可能 ，
是因为网络时代的关注成本大大降低

了。 假如没有网络的帮助， 要使购买

苹果手机可能性很低的老年人群都关

注， 代价太大。 换句话说， 太难在这

些人身上赚到钱。 现在便利的网络几

乎可以在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 使老

年人群中比例很低的部分人关注到且

购买苹果手机。
类似的例子还有亚马逊书店。 传

统 上 ， 书 店 卖 书 当 然 是 卖 畅 销 书 赚

钱， 但这个书店有差不多四分之一的

销售来自十万名之后的书籍， 也就是

在冷门书籍的经营上赚到了钱。 当我

们 用 批 判 性 思 维 审 视 某 些 传 统 观 念

时， 会很容易发现可能且需要改变的

模式， 这将导致创新。
对于具体的产品技术上的问题 ，

也需要我们去审视传统的技术方案 。
比 如 音 响 的 某 些 东 西 是 不 是 可 以 改

变 ？ 如 何 进 一 步 降 低 成 本 ？ 有 人 把

音 乐 源 和 用 户 界 面 搬 到 “云 ” 上 ，
结 果 音 响 结 构 更 简 单 ， 成 本 降 低 。
又 如 ， 血 压 计 的 读 数 显 示 ， 早 期 的

血 压 计 是 水 银 柱 的 ， 而 后 来 的 血 压

计 是 数 字 显 示 ， 新 的 血 压 计 数 字 显

示也没有了， 因为与移动 App 连接 ，
使 血 压 计 结 构 更 简 单 且 成 本 降 低 。
所 以 ， 用 批 判 性 思 维 去 观 察 很 多 产

品 的 传 统 技 术 ， 很 容 易 得 到 创 新 的

产品。
总之， 对于大学生而言， 不能迷

信 、 盲 从 权 威 ， 要 有 自 己 独 立 的 思

考。 也不能把批判性思维仅仅视为思

维技能， 它其实也是一种人文精神。

审视未来， 教育需要改变

教 育 中 的 很 多 问 题 ， 如 教 育 宗

旨、 教学方式、 创新创业活动等， 都

需要我们用批判性思维审视。 教育者

习惯了按照自己的期望去培养学生 ，
学生们似乎也习惯了被塑造 。 然而 ，
我们到底是从人的意义上理解教育 ，
还是从工具意义上理解教育？

只是按照教育者的期望去培养学

生， 尽管期望美好， 但教育者往往不

自觉地把学生当作被动接受知识、 接

受教育的机器， 实际上教育者自己也

成为了教育的工具。
教师对自己角色的定位要有批判

性思考。 哲学家马丁·布伯写了一本

书———《我与你》， 他把人与人的关系

分为两种 ， 一种是 “我与你 ”， 一种

是 “我与它”。 “我与它” 是指 “我”
带着 “我” 的期望与目的和另外一个

对象建立关系， 如 “我” 和张三交朋

友是带着 “我” 的期望和目的与其交

朋友， 这是 “我与它” 的关系， 是马

丁·布伯所不提倡的。 那么 “我与你”
呢？ “我 ” 没有带任何期望和目的 ，
把对象当作和 “我” 一样的神性的存

在。 马丁·布伯所提倡的教师与学生

的关系就是这样的， 真正地把学生视

为伙伴与之相遇， 根据对方的一切因

素来体会这种关系。 “我与你” 的关

系当然是一种很高的 、 理想的境界 ，
人们需要不断地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
但有无这个意识本身就体现了一个人

的境界。
大学生也要用批判性思维审视自

己的学习方式。 学习能力对一个人一

生的发展起相当大的作用， 学习是一

辈子的事情。 但很多人可能根本没意

识到， 学习能力主要取决于非正式学

习的能力， 而不是正式学习的能力。
在 学 校 里 ， 听 课 、 做 作 业 、 考

试， 包括在实验室、 实践环境， 这都

是正式学习。 但非正式学习的能力才

是最重要的。 教师很少思考如何引导

学生养成好的非正式学习的习惯； 学

生们也没有去思考该如何建立一个好

的非正式学习习惯。
其实这是善于学习的关键。 有些人

不屑于碎片知识的学习， 甚至把碎片知

识作为一个贬义词， 其实碎片知识是很

有用的。 比如我今天关注的很多内容，
就是我平常学习、 吸取的碎片知识。 它

们对于我理解教育、 科技中的很多问题

是非常有帮助的。
实际上， 一个人的综合能力， 可

能很大程度上是靠吸取碎片知识获得

的。 互联网为我们提供了学习碎片知

识的极好的途径。 结合正式学习中学

到的内容， 可以通过网络补充一些相

关的知识； 平常在网络里的随意浏览

中， 也可获取很多知识， 哪怕一些知

识与自己的专业完全无关。

批判性思维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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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颖婕

青山间云雾缭绕， 微风吹皱一泓

碧水， 湘西的冬日早晨是迷人而安谧

的。 逆沅江而上， 有一只小船伴着琅

琅书声缓缓而行： “三三， 一个人一

生最美丽的日子， 十五岁到廿岁， 便

恰好全是在那么情形中过去了……想

不到的是我今天却在这样小船上， 想

着远远的一个温和美丽的脸儿， 且这

个黑脸的人儿， 在另一处又如何悬念

着我！” 这篇 《夜泊鸭窠围》 出自沈从

文先生 1934 年写于沅江之上的 《湘行

书简》， 80 多年后的今天 ， 一群年轻

的城市学子再次来到这里， 用心灵和

文字丈量中国的美丽乡村。
这项名为 “乡土笔记” 的活动由

复旦大学 2015 届本科生汪星宇发起，
生 于 上 海 、 学 于 复 旦 大 学 和 纽 约 大

学、 专于国际政治的他， 身 上 似 乎 没

有 一 个 标 签 能 够 跟 乡 村 扯 上 关 系 ，
但 他 偏 偏 将 关 注 的 目 光 投 向 了 朴 实

的 乡 土 大 地 。 在 他 的 设 想 中 ， 未来

两 年 ， 他 将 带 领 1000 个 城 市 孩 子 ，
寻访那些隐于山水、 大漠、 丛林的神

秘乡村， 一边记录， 一边研学。 “城

市孩子需要乡村视野， 乡村发展需要

城市支持。” 这是汪星宇的初心， 也是

他的理想。

■李培根

批判性思维 （Critical Thinking），
又称审辩式思维 ， 常常在大学课堂

上被提到 ， 它与科技 、 教育等都有

密切的关系 。 究竟什么是批判性思

维？ 这是大学生们应该关心的话题。
批判性思维中的批判对象通常是事、
观点 、 理论等 。 批判往往是对过去

的一种超越 ， 但对过去的超越并不

完全是否定过去。

“根叔” 谈大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创新，源自审辩式想象未来
乡土研学，
遇见另一个自己

我是搞机 械 的 ， 用 批 判 性 思 维

重 新 认 识 技 术 ， 那 么 工 程 和 技 术

对 人 类 的 意 义 就 会 超 越我们以往的

看法。
通俗来讲 ， 人一定依存 于 客 观

世界的存在而存在 ， 但人总是希望

在他所依存的 客 观 世 界 之 上 建 立 一

个 “超 世 界 的 存 在 ” ， 即 建 立 起 这

个世界上现在还没有的存在 。 比如

说 以 前 没 有 飞机 ， 没有汽车， 没有

手机， 后来逐步有了。 现在世界上还

没有的很多东西， 未来也会出现， 对

于现在而言那就是 “超世界存在”。
人 和 动 物 的 根 本 区 别 是 什 么 ？

我认为， 不是能 否 制 造 工 具 ， 而 是

在 于 会 否 建 立 “ 超 世 界 存 在 ” 。 尽

管 有 些 动 物 表 现 得 很 有 技 术 ， 比

如 说 蜜 蜂 的 巢 、 蚂 蚁 的 穴 都 很 复

杂 、 很 有 技 术 ， 但 这 些 都 是 天 生

的 ， 它 不 会 在 这 个 基 础 上 去 建 立

超 越 这 个 存 在 的 世 界 。 但 人 是 不

断 地 、 没 有 止 境 地 在 试 图 建 立

“超 世 界存在”， 这才是人和动 物 的

根本区别 。
那么 “超世界存在 ” 靠什么 实

现呢 ？ 靠技术 。 中国传统不太重视

搞技艺工作的 ， 觉得那不该是君 子

所为。 孔子曰： “君子不器”， 《易

经》 中有 “形而上者 谓 之 道 ， 形 而

下 者 谓 之 器 ”。 而 很 多 西 方 的 科 学

家、 哲学家都非常肯定技术的作用。
“超世界存在 ” 建立的过程实

际上就包括 了 对 现 实 世 界 的 否 定 、
超越乃至批判 。 比如 ， 现在拥有汽

车 ， 那 一 定 要 人 来 开 车 吗 ？ 这 种

对 现 实 的 否 定 和 超 越， 使得无人驾

驶出现了 ， 其进程就含有批判性思

维。
寻求 “超世界存在 ” 需要 一 份

“闲适”， 需要一份 “自由自在”， 也

需要对现存世界冷静的批判性思考。
陷在功利的熙熙攘攘中 ， 不大可能

想 象 “超 世 界 存 在 ” 。 反 之 ， 所 有

“超世界存在” 技术的诞生都会使人

的生活更自由 、 更便利 。 思想家加

塞特说过 ， “技术的最初使命就在

于让人 ‘有空’ 去 ‘成为他自己’”。
人类存在的方式和技术紧密地联系

在一起 ， 人类的文明史本身就是技

术史， 技术是人类自我塑造的方式。
所以 ， 搞工程 、 搞技术的 人 做

的事情可不是形而下， 而是形而上。
为尚未存在的存 在 而 努 力 ， 也 就 是

创 新 。 面 向 更 多 现 实 存 在 的 需 求 ，
我 们 不 能 缺 乏 对 未 来 存 在 的 想 象 ，
所 以 我 们 不 能 停 留 在

时 间 轴 的 现 在 这 个 点

上， 而这些需

要的是批判性

思维。

对某些科学问题的质疑、 否定可

能会导致新的发现。 历史上， 哥白尼

质疑 “地心说”， 提出 “日心说”， 推

动天文学的重大变革， 那种质疑显然

就是批判性思维。 因为这样的质疑取

得科学上新发现的例子比比皆是。
技术创新也常常与批判性思维联

系在一起 。 3D 打印就是对减材制造

的一种超越。 传统的加工， 材料是一

点点减少， 但 3D 打印反其道而行之，
材料逐步增加至最终所需要的形状 。
正是批判性思维促进了类似原创、 颠

覆性技术的产生。
在工业领域， 批判性思维对于创

新 十 分 有 用 。 对 工 业 中 某 些 传 统 工

艺、 生产模式、 设计理念的质疑或重

新审视往往导致变革性的创新。
工业中有些隐性的关联， 即使是

专家也未必能意识到 。 想象可能的 、
潜藏的关联也需要批判性思维。 所以

对于一些通常不认为存在关联的现象

和事物， 保持质疑和批判性思维非常

有好处。
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 “阿尔法围

棋”， 也包含着创新思维与工业上的改

进。 深思 （DeepMind） 公司把谷歌数

据中心的用电效率提升了 15%， 使得

“阿尔法围棋” 的运行速度更快。 如何

做到的呢？ 与耗电相关的显性因素已经

在设计中都考虑到了。 若想进一步降低

耗电， 就需要想象一些可能存在的、 难

以意识到的隐性因素。 那些隐性的关

联， 通常不太可能找到数学模型描述。
而且想象隐性的关联本身就需要对既有

认识的批判性思考， 在想象的基础上，
他们通过在数据中心安装的几千个传感

器去收集温度、 电量、 耗电率、 气候、
建筑物结构等各种数据， 再把这些数据

不断保存下来， 用于训练深度神经网络

的集合， 最终发现一些与耗电相关的因

素， 从而进行控制， 以达到降低耗电的

效果。
所以， 今后对于工程技术人员而

言， 有时候是不是可以想象一下， 传

统认为没有关联的某事物或现象之间，
是不是也可能存在关联？ 这种质疑就

是一种批判性思维， 然后通过大数据

及人工智能技术帮助发现关联是否存

在。 倘若存在， 往往催发创新。
说到批判性思维与科技， 还有一

点值得注意， 就是对科技前沿的某些

问题作严肃的人文拷问， 也是批判性

思维。 比如在人工智能和生命科学领

域， 其相关的技术进展已经令人惊叹

不已 。 现在有科学家谈论人的永生 ，
指人的思维活动可以永远进行下去 ，
即使人的肉体从世界上消失了。 无论

是肉体意义上的永生还是精神意义上

的永生， 都是不可思议的。 我想问的

是， 即使技术上能实现， 永生对人类

意味着什么？ 现在还有人谈论基因选

择用于优生 ， 希望下一代基因完美 。
但是如果人人都基因完美， 世界将会

是什么样子？ 这个世界还存在美吗？
现在有些科学家或技术工作者 ，

只考虑技术上的可能， 而不考虑到底

会引起什么后果。 对于科技界诸如此

类的声音， 不管是预测、 想象还是正

在进行的努力， 大学生们是否应该质

疑？ 我们是否需要对科技发展的某些

方面进行严肃的人文拷问？ 某些科学

家 所 描 绘 的 世 界 是 不 是 值 得 我 们 期

许， 我们生存在那样的世界里真的有

意义吗？ 这一系列问题涉及到科技伦

理， 需要用批判性思维来审视。

汪星宇的家在南汇大团， 以前属于

上海的郊区， 后来并入了浦东新区。 在

他的童年中， 有香甜的西瓜、 水蜜桃，
有冬暖夏凉的蔬菜大棚， 还有清澈见底

的小河， 关于高楼大厦的记忆反而不

多。 “上海乡下人” 是他对自己身份的

认知。 大学期间， 他到过贵州、 云南等

地的乡村， 才发现原来 “真正的乡村”
并非他认为得那么简单。

作为一名国际政治专业的学生 ，
汪星宇后来去了更多地方： 本科时在

芬兰交换学习过大半年， 在纽约读过

两年研究生， 也到过韩国、 朝鲜等国

家， 但是走得越远、 看得越多， 他越

发 现 自 己 其 实 不 了 解 自 己 的 国 家 。
“每当国外小伙伴问我中国是怎么样

的， 我的脑海中似乎只能想起上海的

城市街景以及南汇的田园瓜果 。” 必

须走出城市， 寻找更大的视野， 成了

他心中的一种渴求。
从美国回来后， 汪星宇加入了一

个公益组织 ， 到湘西参与扶贫工作 。
但 是 他 渐 渐 发 现 ， 眼 下 所 谓 的 “扶

贫” 偏于传统， 无非就是利用电商平

台， 帮助老乡卖自种的瓜果蔬菜， 虽

然拓宽了销路、 提升了销售额， 但尚

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在他看来， 这些

乡村存在的最根本的问题在于， 它们

没有被人们看到和关注。
事实上 ， 根 据 2016 年 的 统 计 数

据， 我国乡村常住人口共有 58973 万

人， 城镇化率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

重） 为 57.35%， 尽管乡村常住人口呈

逐年递减趋势， 但这仍是一个十分庞

大的群体。 更重要的是， 乡村里有真

实的中国。

乡村里有真实的中国， 到那里寻找更大视野

那么对乡村来说， 什么东西是最

重要的？ 汪星宇认为， 是人们关注的

目光。 “默默无闻的乡村只有先被人

看到， 才会迎来更多改变， 进而推动

乡村城镇化的进程 。” 而年轻人的关

注是最 “值钱” 的。
为 此 ， 去 年 汪 星 宇 和 几 位 志 同

道 合 的 同 学 、 朋 友 ， 一 起 创 立 了 一

个 专 注 于 乡 村 场 景 的 教 育 服 务 平 台

“乡 村 笔 记 ” ———计 划 两 年 内 带 领

1000 个 12 至 18 岁 的 初 高 中 学 生

走 进 中 国 各 地 的 乡 村 ， 通 过 创 意 写

作 和 田 野 调 查 两 种 方 式 ， 进 行 乡 土

研 学 。
据 “乡 土 笔 记 ” 课 程 负 责 人 、

复 旦 大 学 国 际 政 治 专 业 研 三 学 生 秦

杨 依 然 介 绍 ， 在 今 年 1 月 26 日 至 2
月 2 日 之 间 ， 将 有 一 支 以 创 意 写 作

为主题的队伍出发前往湖南省常德 、
怀 化 、 湘 西 。 在 七 天 的 行 程 内 ， 10
名学员将一边阅读 《湘行散记 》， 一

边 重 走 沈 从 文 先 生 写 作 这 本 书 时 的

路 线 ， 并 完 成 三 个 任 务———看 桃 花

十 里 、 写 情 书 一 封 、 宿 乡 野 一 日 。
为 了 帮 助 学 员 们 更 好 地 领 略 风 土 人

情 ， 完 成 文 学 采 风 ， 团 队 特 别 邀 请

了 吉 首 大 学 民 俗 学 专 家 田 茂 军 教 授

和几位复旦诗社指导老师协同指导 。
学 员 们 在 此 期 间 完 成 的 作 品 ， 还 将

有机会发表。
在 1 月 26 日至 2 月 11 日之间 ，

则另有两支田野调查小队将先后到达

湘西金龙村、 桃花村、 芷耳村。 在为

期八天的行程中， 学员们将一边阅读

费孝通先生的 《乡土中国 》， 一边亲

手触摸最鲜活的乡村景象。 学员们可

以 “当一天农民 ”， 在结束田间劳作

后， 带上自己采摘的蔬果去赶集； 学

员 们 可 以 “过 一 个 腊 月 ” ， 在 糍 粑 、
苗画、 鼓舞中感受最真实的湘西节庆

风俗； 最后， 所有学员需要交出两份

“作业 ” ———为老乡 设 计 一 款 农 产 品

包装、 结合自己的所见所闻完成一份

田野调查报告。
“我们不做高定价， 也不想这个

项目只服务于精英家庭， 我们想去创

造这样一个新的理念： 教育之中的视

野不仅是向上的或者是向外的， 应该

也 有 一 个 向 内 的 乡 村 体 验 的 内 容 。 ”
汪星宇这样说。

创意写作+田野调查， 乡土研学进行时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培根担任华中科技大

学校长期间， 在 2010 届本科生毕业典礼上

16 分钟的演讲 《记忆》， 被掌声打断 30 次，
全场 7700 余名学子起立高喊 “根叔 ！ 根

叔！”， “根叔” 因此而 “爆红”。
在学生中流传着 “根叔” 的各种名言。

2014 年， 因为年龄原因李培根不再担任校

长， 只在学校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不久前，
他在华中科技大学牵头成立了创新教育与批

判性思维研究中心。 在他看来， 要培养大学

生的创新能力， 首先要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

维。 不久前， 他到母校东华大学演讲， 鼓励

学生要培养自己的批判性思维， 并谈了批判

性思维与科学、 技术以及教育的关系。

技术的发展
需要对现有技术的

超越和想象

就在 不 久 前 ， “乡 土 笔 记 ” 面

向 全 国 的 大 学 生 群 体 发 起 了 一 次 试

运 行 招 募 ， 为 即 将 到 来 的 正 式 出 行

积累经验 。 最后 ， 这 支 由 15 名 大 学

生 组 成 的 队 伍 带 着 一 本 《 湘 行 散

记 》、 一 本 《乡土中国 》 来到了清澈

灵秀的湘西。
从常德桃源坐 船 ， 逆 沅 江 而 上 ，

汪星宇一行人最终抵达的地方名为浦

市。 位列湘西四大名镇之首的泸溪县

浦市是屈原的流放地， 也是盘瓠文化

的发源地， 在这里， 至今还能找到巫

傩文化的遗踪。 “傩” 乃人避其难之

谓 ， 意 为 “惊 驱 疫 厉 之 鬼 ” 。 傩 戏 ，
最开始是一种人类取悦神灵的仪 式 ，
后 来 慢 慢 演 化 成 娱 神 娱 己 的 民 间 活

动。 沈从文先生在 《泸溪·浦市·箱子

岩》 中曾对苗族唱酬傩神戏作了详细

介绍： “到冬十腊月， 这些唱戏的又

带上另外一份家业， 赶到凤凰县城里

去唱酬傩神的愿戏。 这种酬神戏与普

通 情 形 完 全 不 同 ， 一 切 由 苗 巫 作 主

体， 各扮着乡下人， 跟随苗籍巫师身

后 ， 在 神 前 院 落 中 演 唱 。 或 相 互 问

答 ， 或 共 同 合 唱 一 种 古 典 的 方 式 。
戏 多 夜 中 在 火 燎 下 举 行 ， 唱 到 天 明

方止 。”
幸运的是， 此番湘西之行， “乡

土笔记” 的体验者们亲眼见到了这一

古 老 而 神 秘 的 原 始 文 化 。 汪 星 宇 提

到， 虽然现在浦市很少有年轻人会唱

傩戏了， 但当地一些老人家还在坚持

传承。 在浦市的两天， 白天， 学员们

走街串巷， 收集巫傩文化的资料， 到

了晚上， 大家便跟着一群老爷爷、 老

奶奶 ， 穿上茅草制成的 “外衣 ”， 戴

上华丽的面具， 学唱傩戏。 平常只见

诸于传说与书本的历史、 文化， 就这

样以一种真实可触的方式， 与这群年

轻人相遇了。
“事实上， 如浦市这样蕴藏丰富

文化宝藏的乡镇， 还有很多仍鲜为人

知。” 汪星宇希望， 未来他能通过 “乡
土笔记” 这样一个站点式的学习平台，
带着更多心系乡村的青年人去新疆大

漠中的村落、 宁夏贺兰山的葡萄酒庄

园、 福建平潭的渔村……让孩子们在

真实碰触中补上乡村这一课。 “如果

他们将来在买菜的时候， 能闪现一个

念头： 中国有城市， 也有乡村， 它们

各有千秋、 和而不同， 这样我觉得就

是值得的。”

让更多年轻人关注曾经孕育了文明的乡村


